
“桃之夭夭，灼灼
其华”，《诗经》绵延了
3000 多年女子出嫁
的盛大场面，是我对
婚礼的隆重和热闹固
有的、刻板的印象。
而当走近黔东北德
江，走向千年山寨，走
进吊脚楼，土家人用

“哭”方式来庆贺婚
嫁，刷新了我的认知。

时近岁末，接到
一个德江朋友珍珍
微信，要我去“凑个
热闹”——参加她的
婚礼。

岭南风俗的婚嫁
酒一般设在中午，而
珍珍让我晚上去她家，如约走进了她山寨的家中时，一
堆篝火燃在门角边，早已赶来帮忙的远亲近邻，正在新
建吊脚楼里穿梭忙碌。酒过三巡，热闹一番，打牌、嗑瓜
子、摆“龙门阵”的，遛到篝火边去了。“会场”静下来，堂
屋中央，珍珍的堂姐表妹、同学、闺蜜在那儿张罗。她的
母亲走进堂屋，面色凝重地向中堂祖神位（神龛）拜了拜
后，一阵哭声瞬间从指缝里流出。

婚嫁，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意味着女儿青春洋溢，
已长大成人走向新的生活。这么喜庆的事，怎么用悲痛
的哭声来渲染？在博大精深的中华词典里，“哭”是一个
动词，是情到深处的表白，是生理情绪的一种表达，是情
感的一种宣泄。而喜庆的婚嫁，在山寨遇见了“哭”，又
有什么样的深刻含义？

旁边乡亲见我一脸不解，边抓瓜子边说，这是当地
要持续三天三夜的婚嫁风俗。前两天大清早鸡叫头遍
时，珍珍母亲就已“发声”，内容大概是树大分桠，女大出
嫁。有对女儿的不舍，更有对后辈的期望与祝福。

曾在一本书里，看到过孔子对婚嫁礼俗的阐述。
说，男女婚嫁时，在新娘家，因相互分离，要秉烛三夜；如
是新郎家，则三日不奏乐。双方都要沉浸在悲痛中，想
离家之苦思亲人之恩。男女已成人，结婚生子天经地
义，古时候的人是不是太夸张了，用三天的时间来“折
磨”新人？好在自己结婚时，与爱人仅去民政局拿了一
纸证明，请家人吃了顿饭，就算完成了这道“工序”。而
置身山寨，感受“哭”声里的婚嫁，与主人一道分享这场

“带啼凝暮雨，含笑似朝霞”（南北朝·何逊《看新婚诗》）
喜忧参半的婚庆，分享珍珍在“三天三夜”的风俗里走向
人生的一大喜悦。

山寨女人是天然的歌手。一张嘴就如山莺放歌，立
马用音质征服了全场。浑厚、持重、穿透感十足，像讲故
事，像唱儿歌，又像独自吟唱。

（好女哎）莫学灯笼千只眼，要学蜡烛一条心。莫做
阳雀叫半春，要做乌江流水日日淌……

女大当嫁，这是自然规律。面对“一把屎一捧尿”精
心呵护下已长大，马上就要出嫁，去一个新的家庭，哪个
母亲不是既欢欣又恋恋难舍？

本以为一向豪爽大气的珍珍，面对母亲的“哭歌”，
会一笑了之。想不到，母亲的哭歌竟也让她泪流满面。
倚在母亲怀里唱了起来，带着满堂的人渐渐走向内心
深处：

月亮弯弯照华堂，女儿开言叫爹娘。
一尺五寸把儿养，眼泪就（方言，和、融）汗苦一场。
双脚跪在娘面前，女儿哭娘泪涟涟……

后来聊天谈及那天哭嫁情形时，她害羞地遮了遮脸
说：作为征战远天远地的山寨女儿，那天的离家才叫真
正的离家，并非当年拿个小布包的出门。长大成人，注
定要为人妇为人母；但要真正地离开生活二十几年的山
寨，离开养育你二十多年的父母亲人，离开风雨同舟、温
馨如初的大家庭，去到一个陌生的家庭，前路漫漫，那是
一种不由自主的纠结呀……

她说，这座从此后便叫“娘家”的山寨，虽然是一座
“地无三尺平、天无三尺晴”的山寨，一座举头是山、低头
无水的山寨，一座灌木丛生、“山崖落地”的山寨，一座一
年见不到几次生人、成天与牛羊、山雀打交道的山寨，但
远比车水马龙、喧嚣热闹的都市要充实，比高楼林立、灯
红酒绿的都市要亲和，比灯火阑珊、夜如白昼的都市要
享受。千般不舍，又是万般无奈。

“更闻歌伴哭，触物尽成哀。”（唐代·赵迁）哭嫁，是
山寨女儿出嫁时一种重要仪式，是对新娘自己豆蔻年华

和青春时代的告别，
是对一种生存状态
和 生 命 形 式 的 眷
念，是对未来美好
生活的憧憬。以歌
代哭、以哭伴歌的

“哭嫁”，其内容涉
及面广、灵动性强、
时间跨度大。

按照山寨的风
俗，哭唱顺序也有特
别讲究，即“哭爹娘”

“哭哥嫂”“哭姐妹”
“哭叔伯”“哭陪客”
“哭媒人”“哭梳头”
“哭祖宗”“哭上轿”
等。珍珍像讲故事
一样，一个一个哭诉

着吟唱着，用歌声哭诉自己的身世和难舍亲人的离情别
绪，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和亲友善待之情，赠言生活美
好、迈向幸福征程。

在珍珍一阵阵“风吹寒水”般的哭声中，她的闺蜜们
也蠢蠢欲动起来。“传说孃孃嫁女郎，邀呼闺蜜来商量。
三个五个团团坐，你哭我哭拉家常。”她们将两张八仙桌
拼在一起，摆在堂屋中央，一句句一声声，字字深情地哭
起来，唱起来。

坐在珍珍旁边那个戴眼镜的女孩，首先起声：
金丝古木在山头，耍歌好唱在心头。
好汉要往坡上走，好姐坐在歌堂中。

“耍歌”开始了，大伙儿争先恐后地唱了起来：
牛栀花放对时开，妹妹唱歌众人抬。
牛角不尖不过河，肚里没歌不消来。

可能，她们不懂什么叫“联曲体”的音乐结构，但她
们能把一个较长的乐段进行反复吟唱。在旋律基音及
终止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唱词变化，旋律随之变
化，句尾时常带进呜咽与抽泣声，以表现她们悲痛压抑
的情绪。

楠木树下摆擂台，望姐心里多宽怀。
多承姐姐把妹待，姐的教诲记心怀。

一时间，吊脚楼就像赛歌场一样，歌声、哭声、鼓掌
声，此起彼伏。“风打灯笼团团转，妹子穿针我引线。花
线抽去三五根，拿起花线进花园。花线搭在肩头上，想
绣哪样绣哪样。”“妹拿剪刀几车车，剪个燕子满天飞。
姐拿剪刀几夹夹，剪个蝴蝶鞋上扎。”他们用穿针引线织
绣的日常生活，来表达了对生活的怀念和对姐妹的留
恋。内容丰富，语言精练质朴，直抒胸臆。

一把相思寄山外，妹妹快喊妹夫来。比翼齐飞共耕
织，筑梦路上共白头。

梦想早把心连接，感情早把路相连。姐姐姐夫誓相
爱，风雨共舟闯未来。

她们一下子唱起新词，一下子套用古诗，一下子触
景生情，即兴创作，长短成句，依字成腔，唱得悲悲切切，
如泣如诉。她们带着离别亲情淡淡的、忧愁的歌声，带
着迎接美好新生活的憧憬，用一种不舍的情绪，用哭唱
的方式展示出来，引起“闹堂”的姐妹们内心强烈共鸣。

正当我全神贯注地听着她们哭歌时，珍珍在一班闺
蜜的簇拥下，来到我身边，扯起了她那百灵般的嗓音：

万水千山总是情，你到德江好费心。
爬过一山又一坡，走不完的弯弯路。
为了山寨快致富，汗水如雨往下落。

那些闺蜜们更是嘻嘻哈哈地伸出手来，讨要红包。
生活需要仪式感，生活不可缺失仪式感。作为朋

友，有机会亲自到山寨为她送上祝福，见证着人生重要
一刻，神圣，温情，更是感动。

天微微放亮，一阵激越的锣鼓声、清脆的唢呐声、轰
隆的鞭炮声响起，迎亲队伍浩浩荡荡走进了吊脚楼。

珍珍擦干了眼泪，作别祖宗神位。
一声越过山寨的“发轿”声与铿锵的锣鼓声，形成了

和声，在山寨里回响着。
珍珍披上新衣，被两个孃孃搀扶着往门外退去。她

一手拿着手帕，一手拿着一把筷子，在出门的当儿向身
后一扔，寓意快生贵子之意，然后大步迈出大门。哭声
也立马停止，撑起红伞，随着迎亲队伍向山外走去。

那婉转多情的哭嫁声，在山寨回荡着、芬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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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文艺长廊

（上接4月11日本版）

第五幕

［姚老歪家。院坝的石圆桌上摆
有酒和几盘菜。

［幕启：李一枪、游春香、王大脚
等端着酒杯向姚老歪敬酒。姚老歪
头上还缠着带血的绷带。

李一枪：姚叔，你的伤没事
了吧？

姚老歪：差不多全好了。
李一枪：想不到方翠会用车送

你去乡卫生院。
姚老歪：你们真以为她是在

救我？
游春香：当时我也在，我看她是

真的急。
姚老歪：那是做给你们看的。
王大脚：这我就不明白了。
姚老歪：明里救我，其实不是。
李一枪：此话怎讲？
姚老歪：她既想让你们受到感

动，也想让我受到感动。这样一来，
她在河沿村的声誉就更响了。

李一枪：我说呢，她咋会急急忙
忙跑来救你，原来是做样子的。

游春香：看不出这姑娘还蛮有
心计。

姚老歪：我们才实现了一个目
标，还有一个目标没有实现。所以，
不要被她的假慈悲所蒙蔽。

王大脚：那我得好生睁大眼睛
看她。

姚老歪：这话说得巴实。
游春香：我们听你的。
李一枪：姚叔，为了你的健康，

我再敬你一杯。
姚老歪：不能再喝了。再喝我就

醉了。
游春香：你该醉啊！
姚老歪：此话怎讲？
游春香：你被选为乡人大代表，

大家都高兴，这酒你无论如何得喝。
姚老歪：（假笑）叫你们不要选

我，你们偏不听，硬要把票投给我。
这人大代表可是不好当的。

李一枪：我们不把票投给你，河
沿村还有哪个配？

游春香：这怪不得哪个，乡里安
排要选姓方的，可票箱里数出来的
票，你姚叔硬是比她姓方的多。

王大脚：就是。
李一枪：我不但投了你的票，还

叫我的亲戚都投了你的票。
姚老歪：选举的事已经过去了。

从今往后就不要再提起了。你们对
我的支持，我会记在心里的。

游春香：你说该不该醉一回？
姚老歪：现在还不是醉的时候。

纸厂我还没有夺回来呢。
李一枪：你说怎么夺？
姚老歪：这事不能乱来的。
游春香：不把纸厂帮你夺过来，

我心头的恶气就咽不下。
王大脚：我也是。
游春香：姓方的说我游手好闲，

不同意我进厂当工人。这口气你们
说我咽得下吗？

姚老歪：日后进了厂，你那懒脾
气还是要改。

游春香：能进厂，我就一定改。
王大脚：到时，你一定要把张老

四踢开。
姚老歪：为啥？
王大脚：投票那天我亲眼看见

他把票投给了姓方的。
姚老歪：投了又咋样？姓方的还

不是没有选上。
李一枪：姓方的哪能跟你比。
游春香：就是。你过的桥比她走

的路都还要多。
姚老歪：选举的事，日后有人问

起你们，你们打算如何说啊？
李一枪：你德高望重，我们不选

你选哪个？
姚老歪：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游春香：是我们自觉自愿选

你的。
姚老歪：这还差不多。
李一枪：你个婆娘，脑瓜子硬是

比我们男人灵光。
王大脚：到时候要是有人问起，

我们就照春香说的去说，跟姚叔你
一点关系也没有。

姚老歪：好好。刚才是你们在敬
我的酒，现在该我回敬你们了。

李一枪：不敢。
王大脚：我们受不起。
游春香：还是我们敬你。
姚老歪：都不要说了，把杯子端

起来。这杯酒是为我们将来的纸厂
喝的。

李一枪：要是这样，这酒我喝。
（喝酒翻碗）我还是那句话，日后有
用得着我的地方，你姚叔指往东，我
李一枪决不打西。

姚老歪：有你这句话，往后纸厂
没有办不好的事。（倒酒）这杯酒，我
们一起喝。

［姚老歪等四人举杯欲喝。
［刘支书愤怒地上。姚老歪等人

举杯的手一下僵住了。
刘支书：你们这帮狗男女！
姚老歪：刘支书，这是我家，不

是村委会。请你说话干净点。
刘支书：姚老歪你以为你成功

了是不是？
姚老歪：不晓得你说的哪样？
刘支书：你少给我装糊涂。
姚老歪：我有啥好装的？
刘支书：那我问你。
姚老歪：等我把这杯酒喝了再

说。（转向李一枪等人）来，喝。
［刘支书上前欲夺过姚老歪手

里的酒杯。
姚老歪：（故作镇定）我喝酒未

必还犯法了。
刘支书：你喝酒是没有犯法。可

你贿选人大代表犯法了。
姚老歪：你当支书的这话可乱

说不得啊。
刘支书：我乱说？（指李一枪等

人）你敢说他们没有拿你的钱，投你
的票？

姚老歪：那你问他们啊。
刘支书：你们凭良心说，方翠有

哪点不好？
［李一枪等躲避刘支书的眼光。
刘支书：我知道你们是被人利

用了。
姚老歪：刘支书，你何必直说是

被我利用了。
刘支书：（直视姚老歪）难道

不是？
姚老歪：我看你是对我当选乡

人大代表不服气。
李一枪：姚叔他有威望，我们心

甘情愿选他。
姚老歪：听到没有。
刘支书：李一枪，你说的是人

话吗？
李一枪：不是人话莫非还是

鬼话。
［姚老歪、游春香、王大脚互笑。
刘支书：姚老歪，你贿选的事，

我不会罢休的。
姚老歪：刘支书，你一再说我贿

选，要是拿不出证据，我可要告你诬
陷罪啊。

李一枪：我们可以作证，姚叔没
有贿选。

游春香：我也可以证明。
王大脚：姚叔怎么会做那样的

事呢。
刘支书：你们串通一气，不会有

好结果的。
姚老歪：你当你的支书，我当我

的乡人大代表。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刘支书：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你的阴谋不会得逞的。
姚老歪：我搞阴谋了吗？刘支

书，我当选乡人大代表，是村里人的
信任，不是我想要当。

刘支书：呸！
李一枪：要是乡亲们不信任姚

叔，他的票怎么会比方翠多？
游春香：姚叔要是没有威望，就

不会有那么多的人投他的票。
刘支书：明白告诉你姚老歪，我

已经把你贿选和诬陷方翠雇用童工
的事反映到乡里去了。

姚老歪：方翠雇没有雇用童工，
与我有何相干？

刘支书：你屁眼夹干屎，各人心
头明白。

姚老歪：我不明白。还望支书大
人指点。

刘支书：你以为你的乡人大代
表就当定了吗？告诉你，贿选就是
犯法。

姚老歪：我敢拍着胸膛说，我没
有搞你所说的贿选。

刘支书：事情总会搞清楚的。
［孙大鹏、张老四上。
孙大鹏：刘支书我到处找你。
刘支书：找我？
孙大鹏：对。我们——（上气不

接下气）我们有——
刘支书：孙大鹏，要是你谈跟方

翠的婚事，我听。其他的免谈。
孙大鹏：不是婚事，是关于——
刘支书：（摆手）我正在处理公

务。等我处理完了这里的事，再听
你说。

孙大鹏：刘支书——
刘支书：我看你小子瞎了眼。方

翠那么好的姑娘你上哪去找？
孙大鹏：（底气不足地）是她叫

我走的。
姚老歪：我说大鹏啊，是不是有

新欢了？
孙大鹏：有没有新欢关你什

么事？
刘支书：你说方翠哪点不好？
孙大鹏：我没有说她不好。是我

妈说要另外帮我找个媳妇。
刘支书：你就听进心了？
孙大鹏：我——
刘支书：你就没有主意了？
孙大鹏：我现在已经后悔得要

死了。
刘支书：后悔了还不赶快去跟

方翠赔不是。
孙大鹏：我有比赔不是更重要

的事情向你汇报。
刘支书：是关于纸厂的？
孙大鹏：也是。也不是。
刘支书：那是什么？
孙大鹏：姚老歪搞贿选，我找到

证人了。
刘支书：证人是谁？
孙大鹏：张老四。
刘支书：张老四，你把事情的经

过说出来大家听。
张老四：（望了一眼姚老歪）

我——
孙大鹏：别怕。有刘支书和我

在，姚老歪不敢把怎么样的。
姚老歪：张老四，人可要讲良

心啊。
孙大鹏：你姚老歪也配讲良心？
张老四：我媳妇死时借了姚老

歪的钱。他对我说——
姚老歪：（盯着张老四）我借钱

给你莫非还借错了么？
刘支书：你心虚了。
姚老歪：我有啥心虚的。
孙大鹏：那你让张老四把话

说完。
姚老歪：我叫他不说了吗？
刘支书：张老四，继续说。
张老四：方翠对我、对全村人那

么好，我不能没有良心。
姚老歪：张老四，哪些话该说，

哪些话不该说，你可要想好啊。
张老四：我已经想了几天几

夜了。
姚老歪：想了就好。
孙大鹏：（心急如焚地）张老四，

你说啊！
姚老歪：说。只要你想好了

就说。
刘支书：你的黑话哪个听不懂？

你明里叫张老四说，暗地里就是不
让他说。

姚老歪：我姚老歪有那么大的
本事吗？

孙大鹏：来的时候你说的话，难
道忘记了？

张老四：我没有忘记。
孙大鹏：那还不快说。
张老四：（躲开姚老歪的眼光）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姚老歪帮过我
的忙。方翠帮的忙更大。她让我进纸
厂，还把我女儿接到她家跟王小松
他们一起到学校读书。

孙大鹏：哎呀，不是说这些。
刘支书：你慢慢说。
张老四：我借姚老歪的钱没有

办法还，才答应——
姚老歪：哎哎，我可没有答应你

什么啊。
张老四：你对我的帮补，我不会

忘记。
姚老歪：晓得就好。
张老四：可是你不应那样整

方翠。
姚老歪：（逼视张老四）放你狗

屁！我怎么整方翠了。
张老四：今天当着刘支书和大

伙的面，不管是放的狗屁还是马屁，
我都要说。

姚老歪：你要敢乱说，我饶不
了你。

张老四：在方翠去接我家张兰
那天，你对我说，选举的时候，只要
不投方翠的票，借的钱就不还了。

姚老歪：你你你——你胡说。
张老四：我对天发誓，我要说的

是假话，天打五雷轰。
李一枪：不知好歹的东西。
刘支书：姚老歪，你不是说没有

搞贿选吗？现在人证就在你面前，看
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姚老歪：他是想赖我的账才这
样诬蔑我的。

张老四：我不会赖你的账。该你
的钱，我会一分不少的还你。

孙大鹏：大伙都听到了，姚老歪
是用金钱贿赂才当上的乡人大
代表。

姚老歪：张老四，你血口喷人。
张老四：我血口喷没有喷人，你

心头清楚。（继而转向李一枪等人）
你们也都心头清楚。

李一枪：我不清楚。
游春香：我——我——也不

清楚。
孙大鹏：你们怕了，都怕了。
李一枪：我李一枪怕过谁？
孙大鹏：你是表面上装得强硬，

其实，你心虚得很。
李一枪：我有啥心虚的？
孙大鹏：（突然瞪大眼睛）你拿

了姚老歪的钱，做了违心的事。
姚老歪：你这是逼迫。
李一枪：我没有拿别人的钱。我

做的事都是我自己情愿的。
孙大鹏：马脚露出来了吧。
李一枪：笑话。我会露马脚。
孙大鹏：哈哈哈——
李一枪：你笑啥？
孙大鹏：你刚才的话是不打自

招啊。
李一枪：我不打自招？
孙大鹏：还记得你刚才说的

话吗？
李一枪：记得。
孙大鹏：再说一遍。
李一枪：笑话。我会露——（意

识到说漏了嘴赶紧打住）
孙大鹏：说啊，怎么不说了。
李一枪：我——
姚老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刘支书：姚老歪，贿选的事你是

自己去乡里自首，还是等派出所的
警察来抓你？

姚老歪：哎！（一下蹲在地上）
刘支书：孙大鹏——
孙大鹏：（一震）到。
刘支书：现在我命令你——
孙大鹏：押送姚老歪？要得。
刘支书：不是。
孙大鹏：那是——
刘支书：跑步去纸厂向方翠认错。
孙大鹏：（愣了一下）是。
［切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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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田野希望的田野

潜龙洞里钟乳石垂落第一滴
乳珠时，百山溪的野钓人已甩出
银亮的鱼线。我站在那棵已被县
人民政府挂牌为名目古树的古柿
树下，看极目处太阳庙上虔诚的
乌罗人出碗碗米角角钱修建的庙
宇，护庙的彩旗猎猎迎风招展。
锣鼓声中，忽然听见文化广场那
边传来清越的金属脆响——那是
金钱杆碰撞出的千年回音，正与
山塘垂纶的涟漪合奏。

去年“甜蜜黄桃季 相约潜龙
洞2024潜龙洞首届黄桃节暨百山
溪山塘钓鱼比赛”的糖霜尚未化
尽，金灿灿的新世纪——黄桃、晚
秋红桃、蟠桃、早黄金、黄中黄、中
桃 14号、八宝丹李子、珍株油桃
桃又压弯了果园的枝桠。我臆想
着太秋甜柿的果霜泛着月光，像
缀在村民们衣襟上的银纽扣，咬
一口便迸出山泉的甘冽。这些

“天花板”级的甜柿，来自水稻之
父袁隆平工作生活的雪峰山下，
它的主人是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
农人陈宗群和他的妻子，夫妻俩
花了近 20年时间，用雪峰山特有
的物种做砧木，助解破译了太秋
甜柿的密码，培育出太秋甜柿甜
蜜的基因……

暮色渐浓时，高地榨、矮地榨、
四季坪、上石坎、大湾、岩口、三岔
河、水平桥的灯火次第亮起。水泥
路蜿蜒成金色的绶带，系在黛色山

峦间。文化广场上，上年纪的老者
将金钱杆舞成流动的星河，年轻媳
妇们的绣花鞋踩着《大戏》的古调。
百山溪山塘边的钓鱼爱好者，此刻
正把钓竿横在膝头，任鱼线在月光

里晃成五线谱——他说野钓的禅
意与花灯的热闹，原是乡村振兴
的双生花。

当最后一声铜钱响坠入潜龙
洞的深潭，松桃紧紧抓住在乌罗
镇实施全域土地整治的大好时
机，响亮提出“精耕一丘田、种好
一棵树、建设一间房”。我仿佛看
见父老们盼望已久的夜湾那条

“断头路”已通车，潜龙洞到百山
溪用彩色的纽带相联，新建的冷
链仓库静立在潜龙洞旁，冷藏车
红色的尾灯穿透薄雾，载着桃子、
李子、甜柿和萝卜猪腊味，驶向山
外的星辰。退休的老支书在村委
会里张罗村两委成员，让他们在
大门两旁贴上新联：“洞藏千古
韵，杆舞四方春”，横批正是那支
唱彻山乡的副歌——黔龙明天更
精彩。

夜色中的金钱杆仍在轻轻摇
晃，像无数支书写命运的笔，在黔
龙社区的星空下记录着：关于野
钓者等待的哲学，关于甜柿嫁接
时嫁接刀的温度，关于江口萝卜
猪野化饲养的回归，关于和美乡
村里每盏太阳能路灯照亮归人的
歌谣……而这些，终将汇成潜龙

洞里那条“龙”鳞片上站着的那三位
“儒家孔子、道家老子、佛家释加牟
尼”的钟乳石，以地质纪年的耐心，
凝结所有关于幸福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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